
2026 年 2 月 1 日，《全民阅读促进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条例》
明确提出要“重点扶助农村地区、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
区的全民阅读，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
调发展”，还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规范和引
导的基础上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全民阅
读推广活动”。五年前，在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好花红村，一座由
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乡村书院，用一场
持续五年的文化实验，为条例的基层
落地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这座书院叫叶辛好花红书院。它
的故事，关乎书，但不止于书；关乎阅
读，却远在阅读之上。它是一个人回
乡的初心，是一群人汇聚的力量，更是
一个民族地区如何以文化为纽带，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样本。

一个人的乡愁

好花红村，惠水县一个普通的布
依族村寨。这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好花红调》的发源地，布依族儿
女世代传唱着那首悠扬的山歌：“好花
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藜蓬……”

2020年8月，在北京工作了二十多
年的惠水籍人士刘学文回到了这片生
他养他的土地。这位从大山走出去的
媒体人、省政协委员，带着半生积蓄和
满腔乡愁，在惠水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下，将原有的叶辛作品阅览室升级改
造为中国第一家以著名作家叶辛名字
命名的乡村书院——叶辛好花红书
院。

为什么取名“叶辛”？因为叶辛是
从上海到贵州插队的知青，在黔山秀
水间扎下根来，一待就是十年。他把
青春交给了贵州，贵州也回报他以《蹉
跎岁月》《孽债》等影响了几代人的文
学作品。在刘学文看来，叶辛本身就
是“外来者融入贵州、扎根贵州、反哺
贵州”的象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你中有我的生动写照。

书院建起来了，但刘学文面临一
个现实难题：当前许多乡村书屋的痛
点——有书没人读。硬件设施可以一
次性投入，但如何让书屋“活”起来，让
各族村民和孩子们真正走进去，是一
道必须破解的题。刘学文的答案是：
以活动聚人气，以内容塑灵魂，让书院
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家
园。

歌声飞出了大山

2020 年书院创办之初，刘学文在
组织阅读活动时发现，村里的布依族
孩子们眼里对新生事物充满渴望，但
乡村美育资源匮乏，单纯的书籍捐赠，
似乎无法填补孩子们心中的那块空
白。

通过“书香政协”平台，书院联系
到了贵阳瀚微音乐学校校长贺丹。她
带着音乐教师志愿者，每周驱车一个
多小时来到村里，教孩子们识谱、唱
歌。一开始只有七八个孩子，后来越
来越多，连隔壁村寨的孩子也跑来了。

2024年6月，一个名为“好花红童

声合唱团”的艺术团体在书院牵头下，
与贵阳瀚微音乐学校、辉岩民族小学
联合成立。合唱团有三十多个孩子，
大部分是布依族，也有苗族和汉族。

这群从未到过省城的布依族孩
子，开始用歌声丈量世界。他们走进
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登上“天下
贵州人”跨年晚会的舞台，到遵义参加
合唱比赛。每次演出，孩子们都兴奋
得睡不着觉。

真正的高光时刻出现在 2025 年
“六一”儿童节。应96岁高龄的著名指
挥家郑小瑛邀请，三十多名乡村孩子
飞往厦门，参加专场演出。那是孩子
们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一次见到大海，
第一次登上高雅的艺术殿堂。当纯净
的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在厦门的舞台
上响起，当那些曾经只在大山里的孩
子面对台下如潮的掌声时，他们的眼
中闪烁着比灯光还要璀璨的光芒。

这个故事，后来被刘学文带到了
2026年贵州省两会的“委员通道”上。
面对中央和省级媒体，他说出了自己
的感悟：“真正的文化自信，是见识过
世界之大，依然热爱脚下这片土地。
孩子们不仅看到了大海的浩瀚，而且
更懂得了家乡《好花红》的珍贵。”

微光成炬

从2020年至今，叶辛好花红书院
累计举办读书分享会、专题讲座、朗诵
会、乡村音乐会等文化活动超过两百
场。这些活动不只是简单的朗读和背
诵，而是真正的文化盛宴。书院围绕
贵州的“四大文化工程”，邀请了一批
批大家学者走进乡村。

“时代楷模”刘芳来到这里，分享
《阅读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她虽然
看不见，但她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安静
下来的力量。一位布依族老阿妈听完
后拉着刘芳的手说：“你眼睛看不见，
心里却比谁都亮堂。”

著名文化学者顾久讲授《阳明文
化的当代价值》，让古老哲学在田间地
头落地。有村民听完后说：“原来王阳
明说的‘知行合一’，就是我们老人家
常讲的‘说到做到’。”

著名文化学者徐静讲授《红军长
征与贵州红色文化》，村里的老党员听
得热泪盈眶。著名作家姚晓英讲授

《屯堡文化的家国情怀》，让村民们第
一次系统地了解了六百年前那段移民
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邵志庆带来花
灯戏的分享，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非
遗魅力。贵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穆维
平畅谈《民族音乐的根在乡村》，重新
唤起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石、著
名作家汪一洋等近百位名家相继到
访。他们的到来，让村民们意识到：大
山之外的世界很大，但大山里的文化
同样精彩。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活动已吸引
二十多万游客走进好花红村参观旅
游，间接带动村民增收 1200 多万元。
曾经农闲时喝酒、打麻将的村民，开始
走进书院读书、唱歌；曾经的留守儿
童，有了“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的陪伴，
性格变得开朗了许多。

根脉与交融

叶辛好花红书院的意义，不仅在

于阅读推广，更在于它深深扎根于民
族文化的土壤，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重要阵地。

书院所在地好花红村，是布依族
民歌《好花红调》的发源地。书院自
建立之初，就自觉承担起传承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通过讲座、
展演、研学等方式，《好花红调》和“枫

香染”的传承与传播被赋予了新的活
力。村里有个叫王阿婆的老人，做了
六十多年枫香染，以前她总觉得年轻
人不爱学这门手艺了。书院请她去
给孩子们上课后，她说：“没想到城里
来的游客也喜欢，我的东西还摆到书
院的展架上去了。”

更为可贵的是，书院成为了连接

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据不完全统
计，书院每年要接待十多次台湾同胞
参访团。在书院里，台湾同胞听布依
族山歌，看枫香染制作，与当地村民
围炉夜话。有一次，一位台湾老先生
听完《好花红调》后红了眼眶，他说：

“这首歌的调子，和我外婆在台湾唱
的好像。原来两岸的根，从来就没有
断过。”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台湾同
胞不仅看到了大陆乡村的日新月异，
更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好花红”这首源自惠水的山野
小调，如今已升华为象征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的时代强音。在 2026 年黔南
州两会上，作为州政协委员的刘学文
提出“四维并举打造‘好花红’品牌”
的建议，希望通过民族之花选拔、非
遗时装周、民歌征集传唱等活动，让
民族团结的旋律响彻山河。

近年来，书院多次受到中宣部、
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黔南州委
统战部的表扬和充分肯定。这不仅
是一份荣誉，更标志着书院在凝聚新
的社会阶层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方面，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从1座书院到43座书屋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叶辛好花红
书院不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成
为一个文化 IP、一种可复制的模式。
惠水县委、县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
一品牌价值。2023 年底，惠水县以县
委办、县政府办名义正式下发《惠水
县叶辛好花红书院村级（学校）书屋
示范创建工作方案》，提出下好全民
阅读“一盘棋”，将乡村文化价值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到 2024 年 8 月，叶辛好花红书院
已在该县挂牌成立四十三个村级（学
校）书屋，覆盖二十六个村（社区）、十
所学校。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叶
辛亲自深入芦山镇、濛江街道的书
屋，与基层读者面对面交流。每到一
处，都有村民早早等在书屋门口，有
的还带着自己写的诗请叶辛指点。

这种模式的火种，迅速点燃了贵
州多地。黔南州荔波县成立了“叶辛
荔波文学院”，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普安县建成了“叶辛普安红书
院”，安龙县设立了“叶辛安龙文学
馆”。这些书院的创办，证明了“叶辛
好花红书院模式”的可复制性——用
名人效应带动，用能人情怀坚守，用
常态活动激活，用党政支持保障。

刘学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开了
多少家书院，而是看到每个地方的书
院都“活”起来了。“荔波那边用文学
院做研学，普安那边结合茶文化做读
书会，都有自己的特色。不是千篇一
律，是一院一品。”

站在新起点上

回顾叶辛好花红书院走过的这
五年多，从一个人回到家乡，到一群
人汇聚于此；从一个简单的阅览室，
到遍布该县的四十一个书屋；从孩子
们第一次摸到书本，到他们登上厦门
的舞台——这正是一部社会力量响
应国家号召、政协委员投身文化振兴
的生动实践。

各级领导先后到书院调研，对书
院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份肯定，

既是鼓励，更是期待。
刘学文说：“乡村阅读，绝非简单

‘送书下乡’。我愿继续以‘书香政
协’为桨，以乡村书院为舟，载着孩子
们驶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驶向他们
内心更丰盈、更自信的未来。”

好花红处是吾乡

院子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那
是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
织的童谣。墙上的牌匾“全国最美农
家书屋”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或许，

“最美”的并非书屋的建筑，而是那一
束束被点燃的微光——那是各民族
的孩子们在同一片屋檐下读书的声
音，是布依族老人在枫香染旁向年轻
人传授技艺的身影，是台湾同胞与村
民围炉夜话时的笑声，是一个从大山
走出去又走回来的人，用五年多时间
种下的文化种子。

叶辛好花红书院的实践证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千千
万万个像刘学文这样的“乡村耕读
者”去深耕；乡村文化振兴，需要让
书香浸润每一寸土地；而民族团结，
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化
中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魂、自己的
骄傲。

当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在书香
中看见世界，当每一个民族都能在交
流中增进认同，当每一个村庄都能在
阅读中找到自信——那才是真正的

“好花红”：花开遍地，香飘万里，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记者手记

叶辛好花红书院的五年实践，带
来了不少值得深思的启示。

启示一：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
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要
让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更广阔的舞
台上被看见、被尊重、被传承。

启示二：乡村文化振兴，关键要
让人“动”起来。

书院的经验表明，一个乡村书屋
的生命力不在于藏书多少，而在于活
动多少、人气多旺。当文化从静态的

“藏书”变成动态的“交流”，各族群众
在共同参与中增进了解、加深感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润物
无声中扎下了根。

启示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共同的文化实践中铸就。

书院的做法启示我们，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落实到具体的文
化活动中。当布依族的山歌、苗族的
银饰、汉族的典籍在同一座书院里交
相辉映，当各民族的孩子们在同一间
教室里读书、同一个舞台上唱歌，“中
华民族一家亲”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
概念，而是一种可触可感的生活。

启示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可
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化经验。

好花红书院的经验之所以可贵，
在于它不是“盆景”，而是可以推广的

“风景”。从一座书院到四十三个书
屋，从一个村到多个县，这种裂变式
的扩散，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提
供了路径参考。关键是，这种复制不
是简单照搬，而是在核心模式基础上
因地制宜、一院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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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书院与民族团结的“好花红”
——叶辛好花红书院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乡村实践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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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在朗诵会会场。

刘学文与学生在书院合影。 好花红童声合唱团赴厦门演出出征仪式。

叶辛与刘学文的合影。

刘学文为乡村孩子们上阅读课。


